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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物种质资源是推动现代种业创新的物质基础、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芯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生态文

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战略性资源。如何对种质资源进行有效管理，是种质资源安全保护和高效利用的重要一环。首先，本文

分析了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等国际组织对作物种质资源的管理体系和保护与利用

体系，并以美国、日本、巴西和印度为例介绍了在针对种质资源的法律法规、经费支持、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现状；然后，介绍了

我国种质资源管理的政府主导阶段、行政指导下的技术部门负责阶段和依法管理阶段等三个发展阶段的种质资源管理工作，

同时阐述了我国现行种质资源的管理体系、运行体系及保障机制等；最后，结合国内外种质资源管理发展现状及趋势，借鉴国

际种质资源管理的好的做法，对我国种质资源管理未来开展的重点工作提出建议，以期促进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关键词：种质资源；管理；保护和利用

Management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 
Advances and Perspectives

WU Jing，GUO Gang-gang，ZHANG Zong-wen，WANG Shu-min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

Abstract：Crop germplasm are the materi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modern seed industry，
the “chip” for stimula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and the strategic resources for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maintaining biodiversity.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germpla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safety protectio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management system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ystem of crop germplasm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and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and introduc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financial support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for germplasm resources，
taking the United States，Japan，Brazil and India as examples；introduced the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including 
the government-led stage，the technical department responsible stage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as well as 
the legal management stage，of germplasm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our country，and expounded the domestic 
current management system，operation system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of germplasms；put suggestions on the 
key work of national germplasm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ermplasm 
resources，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germplasm management and 
learning from the good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germplasm resourc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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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质资源是农作物新品种培育和原始创新

的物质基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绿色发

展、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战略性资源。作物种质资源

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种质资源的安全保护和高效利

用，种质资源的有效管理是其基本前提。随着我国

作物种质资源保有量的持续增长，如何进一步提升

管理效能，提高保护水平和利用效率，有效支撑现代

种业发展需要，是当前和未来始终需要关注和研究

的重要课题。本文就国外主要机构对种质资源的管

理体系、运行机制、保障措施等进行分析，同时厘清

我国种质资源管理的发展阶段，总结我国种质资源

管理体系及运行机制等，并对如何加强我国种质资

源管理工作，进一步发挥种质资源对种业振兴的支

撑作用提出发展建议。

1　国外作物种质资源管理现状

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种质资源的管理高度重

视，针对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种质资源，经过长时

间的探索，形成了目前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和认可

的共同准则、法律法规与管理体系，在促进作物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国际作物种质资源管理体系

1.1.1 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全球粮农植物遗传资源

管理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通过国际粮农植

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简称粮农委员会）和《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简称《国际条约》）

发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管理作用［1］。粮

农委员会是一个政府间咨询机构，监督和指导全球

资源定期评估、实施行动计划和落实相关准则和标

准、与其他有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机制的关系谈判。

《国际条约》是针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唯

一国际法律，据此指导各缔约方的植物遗传资源保

护利用工作，促进全球粮农植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

益分享。

FAO 针对《国际条约》成立了由所有缔约方组

成的管理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审理和决定相关

的重大事项。同时，粮农委员会制定了《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简称《全球行动计

划》），促使各国政府承诺采取行动，加强粮食和农业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应对全球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面临的挑战。此外，FAO 建立

了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和预警系统，

通过基于指标和综合指数的监测，帮助各个国家监

测《全球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FAO 每隔 10 年

对全球粮食和植物遗传资源现状进行评估，1996 年

发布了第一份《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

报告》，2009 年发布了第二份《世界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

1.1.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全球生物多样性管

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及其

《〈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

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简称

《名古屋议定书》）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2-3］。CBD 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缔约

国具有履行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政府有责任指

导私营公司、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等遵守相关规定，

从事生物多样性活动，我国于 1992 年加入 CBD。

CBD 中与作物种质资源关系密切的有两点内容：

一是缔约国对本国境内的遗传资源享有主权，可

以根据本国法律决定是否可对外提供；二是对遗

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做出了规定，即《名古屋议 
定书》。

1.1.3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与全球植物新品

种权管理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通过为育种者授予知识产权即育种者权，

鼓励开发植物新品种。UPOV 的管理机构是理事会

和秘书处，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研究联盟发展工作

方案。同时，联盟组建了由各成员国相关专家组成

的咨询、行政、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指导联盟的具体

工作［4］。

UPOV 管理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的依据是于

1961 年在巴黎通过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并先

后于 1972 年、1978 年和 1991 年进行修订，核心内

容是保护植物育种家权，即完成育种的单位或个人

对其授权的品种依法享有排他的使用权，获得植物

新品种权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授权的品种享有排他

的独占权。UPOV 对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亦有较大的

意义，特别是创新种质，可通过申请新品种权进行

保护。

1.2　国际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

国际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主要由国际农 
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Consultative Group for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下属国际农业研

究中心的种质库和斯瓦尔巴全球种子窖（Svalb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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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eed Vault）等组成，主要是针对非原生境种

质资源保护和利用，而原生境保护和利用由各个国

家自己建立和管理。

1.2.1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及其全球种质库平台　

CGIAR 成立于 1971 年，由秘书处和 15 个国际农业

研究中心组成，其中有 11 个中心涉及作物种质资源

保护和利用，并建立了低温种子库、试管苗库和超低

温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

体系［5］。其中，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1974-1992 年

期间，称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1992-2006 年期

间，称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是 CGIAR 中唯一

专门从事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农业研究中

心，任务是促进和协调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鉴定评

价、信息管理及利用。1986 年，该中心的职责范围

扩大，涵盖所有能够促进全球植物种质资源协作的

活动，并在全球建立多个办事处和区域中心，例如设

立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东亚办事处。

CGIAR 有关植物遗传资源项目计划可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展谷类

作物、马铃薯、食用豆、高粱、珍珠粟、木薯、大豆、花

生、甘薯等作物种质资源收集，这一阶段多个研究中

心建立了种质库。第二阶段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以建立 CGIAR 全系统种质资源计划为标志，由国

际生物多样性中心牵头，CGIAR 所有研究中心的代

表组成中心间工作组，开展遗传资源政策、战略和技

术研究，并为国家项目提供信息、建议和培训；1994
年，CGIAR 有关中心分别与 FAO 签署了委托协议，

同意将各自保存的种质资源纳入《国际条约》管理，

赋予 CGIAR 相关中心在相关条款下为利用者提供

种质资源及其信息的责任。第三阶段始于 21 世纪

初，以建立 CGIAR 种质库平台为标志，主要目标

是提高保护能力和加强分发利用，这一阶段种质库

全面升级，在保护和利用方面得到加强；2017 年，

CGIAR 建立了由 11 个中心的种质库组成的种质库

平台，管理团队包括一名平台协调员、各个种质库负

责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一名政策协调员和一名种

质健康处的代表。平台下设保存、利用和政策 3 个

部门，种质库的日常管理仍由各中心负责。

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在 CGIAR 种质库运行过

程中，研制了各项操作指南和标准［6］。在种质资源

收集方面，与 FAO、UNEP 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

机构制定了《植物遗传资源收集技术指南》等；在

种质保存方面，与 FAO 制定了《种质库标准》、《遗

传保存的种子保存设施设计》、《种质库种子技术手

册：原则和方法》、《种子贮藏习性》、《种质收集品有

效管理指南》等；在繁殖更新方面，组织 CGIAR 种

质库专家，制定了不同作物的繁殖更新标准，如《种

子收集品材料的更新指南》等；在鉴定评价方面，和

有关中心制定了 100 多种作物的描述符、《田间鉴定

试验设计指南》、《遗传资源信息汇编指南》等；在种

质资源分发利用方面，制定了系列作物安全分发技

术指南，防止种质资源交流中有害生物入侵。

CGIAR 种质库的运行得到了高水平保障。20
世纪 6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的捐

助经费，也得到了世界银行、粮食和农业组织和联合

国发展计划署的支持。近年来，全球作物多样性信

托基金为 CGIAR 种质库的运行提供了持续的资金

保障；全球环境基金也为 CGIAR 特别是国际生物

多样性中心探索农场保护研究提供支持。

1.2.2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窖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窖

是种子长期保存设施，位于挪威斯匹次卑尔根岛，其

目标是为世界各国种质库保存种质资源备份样本，

确保在发生大规模区域或全球危机时，保存的资源

不会丧失（https：//www.seedvault.no/）。如某种质

库同意斯瓦尔巴全球种子窖的运作规则并满足贮存

协议上的所有要求，即可根据要求对种子进行处理、

包装、装箱和密封，直接放入斯瓦尔巴种子窖永久

保存。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窖由挪威政府建设，通过挪

威政府、全球作物信托基金和北欧遗传资源中心三

方协议管理，由诺丁汉遗传资源中心提供种质接收、

贮藏、信息管理等技术支持。挪威政府和全球作物

多样性信托基金提供运转经费，包括人员工资、设备

维护、运输等费用。

1.3　国家作物种质资源管理案例

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工作，

逐步建立了法律法规主导的作物种质资源管理体

系。由于不同国家作物种质资源丰富度和特点不

同，所采取的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在此以美国、日

本、巴西和印度等较典型国家为例，介绍相关国家的

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工作状况。

1.3.1 美国　美国与植物种质资源管理有关的法

规主要是《专利法》和《植物品种保护法》。《专利

法》规定，植物品种也可以被授予发明专利，有效保

护植物品种方面的知识产权。1970 年，颁布了《植

物品种保护法》，1989 年和 1994 年先后对其进行了

修订，1991 年加入了《国际新品种保护联盟公约》。

美国植物品种保护办公室要求授予品种权的品种都



630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23 卷

应在国家种子储藏实验室保存［7-8］。

美国农业部是植物种质资源的主管单位，设立

有种质资源信息处、种质交换处等管理机构。同时，

成立了国家遗传资源咨询委员会，负责重大事项的

决策，咨询委员会是由部门间人员组成，包括行政官

员、科学家和基金会成员。农业部门内部成立了植

物遗传资源协调委员会，由农业部农业研究局和州

农业试验站相关人员组成，负责协调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的各项活动。在作物种质资源管理方

面，美国共有 44 个作物种质资源委员会，委员会包

括 1 名主席和多名来自政府机构、大学和企业的相

关专家，负责为国家种质资源体系内的种质库和种

质圃提供技术支持。

美国国家植物种质资源体系是一个公共部门和

私人机构共同参与的合作网络，任务是开展收集、保

护、鉴定评价、信息汇编和种质分发研究工作，目标

是向公共和私人育种家提供所需资源，用于改良作

物的产量和品质。国家植物种质资源体系由 1 个长

期库、29 个中期库圃和种质信息系统组成，其中中

期库依托大学和研究机构建设，包括 3 个地区引种

站、17 个特定作物种质和遗传材料种质库和 9 个无

性繁殖作物种质圃；种质资源信息系统包括美国所

有种质资源的表型数据和相关信息。

1990 年，美国国会批准由美国农业部负责实施

国家遗传资源计划，植物种质资源作为该计划的主

要组成部分，重点开展收集、鉴定、编目、保存和分发

利用工作，政府从机构组成、人员队伍、网络建立与

维护以及经费等方面给予持续支持。美国植物种质

资源鉴定工作由区域引种站承担，凡是收集和引进

植物种质资源，经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局种质交换

处登记后，移交引种站进行繁殖鉴定，并编目入库。

美国为国内外研究人员免费提供种质资源，索取者

通过种质资源信息系统检索资源，然后提交申请，也

可直接向各中期库提出申请。如果是直接索取，需

签署材料转移协议；如果是合作研究材料，则签署

合作协议。 
1.3.2 日本　1947 年，颁布了第一部《种子和种苗

法》，是粮食和农业植物种质资源最重要的法律。

1978 年，引入作物品种登记制度后对该法进行了修

订，是较早采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国家。此后，

该法经过多次修改，现行为 2007 年版本。该法规定

了作物登记制度、新品种保护制度和受保护品种的

种子标识制度，以促进种植和调整种子分配。1979
年，日本签署了《国际新品种保护联盟公约》，是亚

洲第一个加入该公约的国家。

日本农林水产省是粮食和农业种质资源主管部

门，通过日本国家遗传资源委员会统一管理粮农种

质资源工作。日本国家遗传资源委员负责拟定国家

粮农种质资源方针政策，指导全国种质资源保护和

利用工作。此外，日本还设立了专职遗传资源协调

员，负责协调全国动植物和微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和利用活动。

目前，已经建立了由 1 个长期库、15 个地区种

质库（圃）和 43 个科研院所组成全国植物种质资源

协作网，不仅保存了日本原产植物物种，还保存有大

量境外资源。2016 年前，日本农林水产省下属国立

农业生物科学研究所负责协调全国植物遗传资源保

护和利用，2016 年国立农业生物科学研究所并入日

本农业科学研究院，同时在该院成立了种质资源中

心，负责日本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研究和协

调，开展与农业有关的植物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保

存、信息汇编和分发利用工作。

1985 年，日本启动了国家种质库项目，目标是

加强粮食和农业领域的植物、微生物、动物种质资源

收集、保护和利用。2001 年，国家种质库项目更名

为“农业生物种质库项目”。日本种质资源中心对

国内申请者索取资源是按照《植物遗传资源分发指

南》、《基因资源管理规章》等规章制度；对国外共享

资源实行严格控制，只能在植物和微生物遗传资源

分发目录内申请，签订协议并承诺仅用于科学研究。

日本政府对种质库项目提供强有力财政支持，并拥

有稳定的人员队伍。

1.3.3 巴西　1995 年，巴西制订了第一部《生物安

全法》，主要是规范转基因农产品的种植和销售，

2004 年 2 月 5 日，巴西议会通过了第二部《生物安

全法》。2005 年，出台了与《生物安全法》配套实施

的《生物安全法实施条例》。此外，2001 年，颁布了

《遗传资源与相关传统知识获取法》，强化了种质资

源国家主权，任何组织和个人要想获取遗传资源都

必须事先获得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并签署相关协

议。同时，巴西的《植物品种保护法》，规定了授予

植物品种保护的条件和育种者的条件，并对保护原

则做出规定。

巴西农业、牧业和食品供应部是粮农遗传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1994 年，巴西国家可持续发展部际

委员会成立，协调联邦一级的活动，保障将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纳入有关经济决策中。巴西的

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体系包括 1 个长期库、383 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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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全国的中期库（圃），其中有 140 个中期库（圃）

建于巴西农业科学院系统内。全国粮农遗传资源网

络负责巴西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而国家

遗传资源与生物技术中心负责协调全国粮农遗传资

源网络的工作［9］。

1980 年，巴西农业科学院设立国家种质资源研

究计划，在遗传资源和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协调下，整

合了所有动植物种质资源项目，统一开展种质资源

引进交换、收集、鉴定、评价、信息等工作；巴西环境

部种质资源局设立了多年生植物种质资源计划，开

展保护和评估农业生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利用具

有当前或潜在经济价值的本地物种、保护地方品种

和作物野生近缘物种、保护和恢复濒危动植物和微

生物物种等工作；环境部种质资源局还设立农业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计划，包括濒危动物物

种和迁徙物种的保护、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和控制

及转基因生物安全行动方案的实施。

1.3.4 印度　2001 年，制定了《植物品种保护和农

民权利法案》，为保护植物品种、农民和育种家权利，

鼓励培育新品种提供了法律依据。2002 年，制定了

《生物多样性法》，规定未经国家生物多样性主管部

门批准，外国人、未登记注册的组织、有外国人参加

的涉及分享资金和管理的组织不得在印度从事生物

多样性活动。此外，《产品地理标志法》、《国外进口

植物检疫条例》、《种子法》也都涉及植物遗传资源

管理［10］。

印度植物种质资源的管理部门是农业部，通过

国家植物遗传资源局管理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

用。此外，设立了特定作物的咨询委员会，就不同作

物的当前持有状况向印度植物遗传资源局提供咨询

服务，包括种质收集、有待考察的地区、需要引进新

作物 / 种质资源的国家、长期储存的优先重点及具

体的研究和培训需求等。

目前，印度已经建立了原生境与非原生境相结

合的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体系。原生境保护体

系由地方品种农场保护和野生近缘种原生境保护组

成。在野生近缘种方面，民间组织与国家和国际机

构合作，参与保护。目前，已建立了 54 个药用植物

保护区，探索了水稻等作物农家保护途径。异地保

护和利用体系由 1 个长期库、28 个中期库、13 个短

期库、5 个试管苗库、25 个田间种质圃、2 个超低温

库组成，此外还有 150 多个植物园。印度环境与林

业部、农业部和科学与工业研究部都设立植物种质

资源保护和利用方面的计划或项目。此外，通过国

际合作，获得包括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等在内的多元

化的投入。

2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管理现状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管理由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

管理，农业农村部涉及作物和野生近缘种等植物遗

传资源管理的司局有种业管理司和科技教育司，其

中种业管理司负责起草农作物和畜禽种业发展政

策、规划，组织实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管理。科

技教育司负责农业生物物种资源产地环境保护和管

理，承担外来物种管理相关工作。

2.1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管理体系

2.1.1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发展历程　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我国作物种质

资源事业经历了起步发展、全面发展和深入发展 3
个历史阶段［11］。与之相对应，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管

理也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

政府主导阶段（1949-1977 年）。我国作物种质

资源工作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特别是在 1955-
1958 年期间，原农业部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性的

作物种质资源征集工作，征集到 40 多种作物 21 万

余份资源分散保存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各省相关农

业科研院所。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作物种质资源管

理工作为政府主导。

行政指导下的技术部门负责阶段（1978-2000
年）。由 1978 年新成立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

资源研究所负责统筹全国作物种质资源工作。1979
年 2 月，全国农作物品种质资源科研工作会议在合

肥召开，制定了《全国农作物品种资源工作暂行规

定》等 4 个重要文件，各省区相继建立作物种质资

源科研机构，首次提出了“广泛收集、妥善保存、深

入评价、积极创新、共享利用”的种质资源二十字工

作方针。在此期间，先后组织开展了第二次全国农

作物种质资源补充征集、重大作物种质资源专项考

察收集活动 30 余次，特别是“七五”至“九五”科技

攻关计划单独设立种质资源专项。这个时期，初步

形成了行政部门指导下的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负责，全国 310 余家科研教学单位、

1100 余名科技人员参与的作物种质资源全国协作

的科研和管理体系［12］。

依法管理阶段（2001 年至今）。1997 年 3 月 28
日出台的《进出口农作物种子（苗）管理暂行办法》

和 2000 年 12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明确了国家对种质资源享有主权，国家农业、林



632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23 卷

业主管部门依法保护和管理种质资源。为了进一步

加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促进农作物种质资源

的交流和利用，原农业部根据《种子法》的规定，制

定了《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由此，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管理正式进

入依法管理阶段。

2.1.2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现行管理体系　2015 年 2
月 28 日，原农业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三

部委联合发布《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

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 年）》，明确了以安全保护

和高效利用为核心的总体工作思路，提出三个体系、

四项主要任务和五大重点行动计划。

国家和省级两级管理的作物种质资源管理体

系。种质资源的国家主权属性和基础性、公益性的

战略定位，决定了种质资源管理既是中央事权，也是

地方事权。2020 年 2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国办

发〔2019〕56 号，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种质

资源保护的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定位，

保护优先、高效利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基本原

则。同时，首次明确了责任主体，即主管部门的管理

责任、市县政府的属地责任和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

位的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种质资源实施国

家和省级两级管理，建立国家统筹、分级负责、有机

衔接的保护机制。

社会广泛参与式多元保护的作物种质资源管理

体系。作物种质资源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部

门多、主体多，需要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和支持。除

国家有计划组织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护、鉴

定、创新、共享利用工作外，各地还有许多古老的地

方品种、特色资源往往都是在百姓家的房前屋后、田

间地头和深山老林里得以保护和延续。不仅如此，

还有大量的种质资源分散在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社会组织和个人手中。因此，《意见》提出，要通

过组织开展种质资源登记、构建全国统一的农业种

质资源大数据平台、建立国家农业种质资源共享利

用交易平台、鼓励支持地方品种申请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方式，通过大力开展科

普宣传与科学教育提高公众认知、鼓励公众参与、完

善市场机制和挖掘资源文化等不同形式，探索公众

参与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激发企业、

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各类主体参与资源保护利用工作

的积极性和创新活力，构建对国家和省级两级管理

形成有效补充的多元参与体系。

农业农村部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心。

2020 年 6 月 19 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落实农业

种质资源保护主体责任 开展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

作的通知》（农种发 ［2020］2 号），进一步明确分类

分级管理的工作思路。农业农村部负责指导、监督

全国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工作，在中国农业

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设立农业农村部作物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中心（简称“中心”），作为牵头组织实

施单位。

中心负责协助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和组织协调

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工作，为全国农

作物种质资源研究提供技术指导和政策建议，建立

合理分工、密切协作、交流交换有序、监督检查到位、

管理运行科学、共享服务高效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体系，成为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与利用研究中心、学术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和服务中

心，强力支撑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

健康持续发展。

2.2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

在农业农村部的指导管理下，按照生态适应性、

保护必要性、库圃功能性原则，因地制宜、科学设置、

合理布局，形成了以长期库为核心，复份库、中期库、

种质圃和原生境保护点为依托的国家级作物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体系。其中，长期库负责农作物种质

资源的长期战略保存，复份库负责资源的长期备份

保存；中期库以种子形式对粮食、油料、蔬菜、瓜类

等实行安全保存；种质圃负责多年生作物、果树、糖

料、茶桑等或特定种类无性繁殖作物的田间植株、

营养体保存，中期库和种质圃还承担资源收集、引

进、鉴定编目、田间展示以及共享分发任务；原生境

保护点负责对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以及具有重要

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种质的原位保存。截至 2020
年，我国已建成了由 1 个长期库、1 个复份库、10 个

中期库、43 个种质圃、1 个信息中心和 212 个原生

境保护点的国家级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保存

作物种质资源 52 万余份，成为世界第二大的资源 
宝库［13］。

2.3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运行体系及机制

2.3.1 作物种质资源收集　在国内资源收集方面，

21 世纪前先后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种质资源普查

征集，同期，根据区域性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的需要，

还开展了诸如西藏作物品种资源考察、“三峡”库

区、“京九”沿线等作物种质资源专项考察收集活

动 30 余次［14］。第一次全国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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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通过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开展自上而下的地方

品种征集活动，共征集地方品种 21 万余份，由于没

有低温种质库，征集到的种质只能在自然条件下存

放，保存寿命只有 2~3 年，且未能及时有效繁殖更

新，导致一大批种质活力丧失；第二次全国农作物

种质资源补充征集和专项考察收集活动加入专业

科研人员，收集保护的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累计

征集和收集各类作物种质资源 19 万份。在此基础

上，创建了作物种质资源技术指标体系，提出粮食

和农业植物种质资源概念范畴和层次结构理论，首

次明确了我国 110 种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分布规律和

富集程度，基本摸清了相应作物种质资源的本底多 
样性。

2015 年起，启动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是有史以来覆盖面最广、重视程度

之高、规模之大的行动。首次采取了“全面性的普

查和重点性的系统调查相结合、行政推广人员和科

技人员相结合、普查调查数据和资源实物相结合”

的三结合工作方式。在实施过程中，采取“先普查

后系统调查、先制定规范后实行实施方案、先培训后

操作的”三先三后工作方式，通过科学制定实施方

案、规范开展技术培训和监督把关，确保了普查工作

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工作质量。 
在国外资源引进方面，针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种

业发展需要，加强了与国外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机构，

特别是重要农业国际机构的交流和合作研究。截至

2020 年底，累计引进和编目保存境外农作物种质资

源近 12 万份。

2.3.2 资源编目入库　随着资源保护工作的不断深

入，我国从无到有地创建了作物种质资源科学分类、

统一编目、统一描述规范的技术规范体系［15-16］。

编目鉴定：对每一份资源开展不少于 2 年的目

录性状鉴定。一般依据物种分类、来源地信息，在

相同或相近生态区种植，全生育期观测记录主要目

录性状，如幼苗生长习性、花型、花色、籽粒颜色、籽

粒大小、穗子密度、熟期、分蘖力、株高、穗粒数、千粒

重、叶耳颜色、叶片形态等植物学特征。编目鉴定的

性状类别、性状多少，不同作物差异很大，严格按照

各作物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操作。

资源入库：针对不同类型作物建立了相应的

编目入库技术流程。种子类作物：获得种子 - 查
重 - 选择适宜区域种植 - 田间管理 - 全生育期性

状观察 - 目录性状鉴定和记录 - 整理编目 - 资源收

获及考种 - 清理清选 - 干燥 - 包装入库。苗木类作

物：获得单株或繁殖器官 - 查重 - 嫁接、栽种 - 田
间管理 - 全生育期性状观察 - 目录性状鉴定和记

录 - 整理编目 - 移栽入圃。无性繁殖类作物：获

得扦插用枝条、球茎、试管苗等 - 查重 - 栽种 - 田
间管理 - 全生育期性状观察 - 目录性状鉴定和记

录 - 整理编目 - 移栽入圃 / 制作试管苗 / 超低温 
保存。

安全保存：建立繁种环节的质量控制规范，确

保种质初始质量；入库前处理环节二阶式脱水，确

保适宜含水量；入库环节密封包装，避免水分波动；

保存过程—18 ℃低温低湿保存，阻断代谢消耗的、

可显著延长种质寿命的综合技术体系以及种质衰老

监测预警技术的应用。

繁殖更新：明确了作物种质资源繁殖更新所需

的群体量、授粉方式等关键要素 17 项，研制了水稻、

小麦等 65 种（类）重要作物更新技术，形成标准化、

规范化的作物种质资源繁殖更新技术规程［17］，为保

持库存作物种质资源的种性和遗传完整性提供了有

力保障。

2.3.3 运行保障机制　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以财政

资金投入为主，社会参与为补充的收集保护、共享分

发和鉴定评价的工作运行保障机制。在财政保障方

面，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通过现有资金渠道，统筹支

持资源保护工作。其中，农业农村部门以现代种业

提升工程等专项支持开展国家级作物种质资源库圃

的条件能力建设工作；种业管理部门以部门预算的

形式设立专项支持开展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编

目入库、安全保存及共享利用等基础性工作；科技

管理部门设立行业科技攻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等项目支持应用基础研究，通过各

类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筛选出一批优异资源，并创

制了一批育种或产业紧缺的新种质，为品种改良和

现代种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3　发展建议

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已经呈现出考察收集全球

化、保存保护多元化、鉴定评价精准化、基因发掘

规模化、种质创新目标化、共享利用主动化等发展

趋势和特征［18］。在党中央关于种质资源保护和利

用的决策部署指导下，同时借鉴国外好的做法和

经验，对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的发展提出如下几点 
建议。

3.1　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管理体系

农业农村部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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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等部委密切合作，研究决策作物种质资源保

护利用中的重大问题；地方政府明确作物种质资源

主管部门，强化组织协调和保障，充分发挥国家农作

物种质资源委员会的作用，对体系建设与运行进行

咨询和监督，制定种质资源发展规划、年度工作目标

等，指导全国种质库（圃）运行管理等。

3.2　完善种质资源快速发展的法规和政策体系

加快修订《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推动修

订《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

例》、《国外引种检疫审批管理办法》、《进境植物繁殖

材料管理办法》等制度，积极研究探索加入《粮食和

农业植物种质资源国际条约》的利弊和时机，推动

国际种质资源的交流交换。

3.3　健全种质资源高效利用的信息化管理体系

一是构建基于大数据的统一平台、统一标准的

信息系统，并依托信息系统建设开放共享平台，促进

优异资源共享利用。二是统筹国家和省级作物种质

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分发等工作，确保信息互联互

通、资源共享共用。三是推进登记资源分类赋权，根

据种质资源的知识产权属性划分开放等级，公共资

源开放共享。

3.4　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体系

一是持续组织研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国际条约》问题。目前，我国仍是观察员国，制约参

与全球作物种质资源治理和国际交流。二是开展多

形式全球作物种质资源保护的国际交流。如构建以

一带一路为基础的国际交流机制、协助发展中国家

构建资源保护体系以及开展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

等。三是加强与世界各国作物种质资源研究机构合

作，组织实施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开展资源、信息与

技术交流。

3.5　建立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一是农业农村部根据农业种质资源发展需求，

制定农业种质资源平台建设和重大行动实施计划，

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共同建立国家级农

业种质资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二是保障库圃运

行经费。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加大对作物种质资源保

护利用的支持力度，统筹已有资源、条件以及支持政

策基础上，建立资源库（圃）认定、挂牌和考核机制，

将库圃运行经费纳入部门预算。三是鼓励公益性机

构、企业以及国际组织等参与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社会资金开发作物种质资源。

3.6　创新人才培养、评价与资源保护机制

一是建议农业院校设立作物种质资源学专业，

培养具备作物种质资源学、植物分类学、保护生物

学、遗传学等专业知识的种质资源人才。二是建

立科学合理的作物种质资源绩效考核和人才评价

机制，稳定人才队伍，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三是推动创新种质及相关技术纳入科

技成果产权交易平台挂牌交易，提高资源共享利用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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